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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第二节 

         性产业的历史沿革 

 

一、本地自发时期 

    1、“创始人”的故事 

 

    这个开发区里的性产业，并不是随着开发区的建立才产生的。据当地人说，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，而且当时是那个

工业城市在这个方向上的唯一通道，过往的车辆一直很多，所以早在1980年，这里就有一些妇女卖淫。还有3个当地男人

分别说，其实在70年代的文革后期，就已经有的女人开始卖淫了。其中的2个男人还指名道姓地说，原来住在村东头的××

rong就是从75年前后开始卖淫的。这两个男人分别讲了××rong的故事。[1] 

    ××rong是（当时的）本县山区嫁来的。她老公是本地一个很普通的农民。他们家住在村子边上，紧靠公路。1975年

前后，村里人发现她跟一个经常路过的司机特别好。那个司机是×zhou市那边的城里人，专门开车拉煤。他每次路过都到

××rong家里来，每次都给她家卸下一些媒。她家自己烧不完，就送给亲戚朋友一些。后来，可能是这个司机又介绍来一

些别的司机，所以她家门口经常停着好几辆汽车。结果她家不但有煤，还有铁丝、铁管、砖头、石料什么的。不过，她

并没有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卖钱，只是用来给众人“买好”而已。 

    可是大约在毛主席逝世前后，这件事终于引起了上边的注意，村里人的嫉妒也终于化作了愤怒。[2]于是××rong被

抓了起来，挂着“女流氓”的牌子挨了斗（那时还没有“卖淫”或者“暗娼”这样的概念与名词）。事后，她自己扔下丈夫和

两个儿子，跑到外地好几年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又回来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她就再也没有什么风流韵事了。 

    到笔者考察时，她都50多岁了，跟老伴一起开了个杂货铺。她的一个儿子就在城里上班，另一个儿子去广东那边

了，可能是在做买卖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即使在目前当地存在着“红灯区”的情况下，她也并没有涉足性产业。就连讲她的

故事的男人也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。[3] 



    2、80年代的情况 

 

    据当地人说，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承包制以后，农民们都忙于种田，而且“脑筋也不开”，所以那时还没有路边店，

也没有什么人想到要开。 

    大约是1983年到1985年，国家投资，把经过村子的那条公路改建成了二级公路。在施工期间，大批的工人住在村里

或者附近。他们要吃穿用，又相对地更有钱，所以村里的第一批小卖部（主要是卖饮食烟酒）、小饭馆（主要是卖类似

快餐的小吃）和小商店（主要是卖日用杂品）就应运而生了。这种“三小”，当时大约开了七八家。 

    公路改建完毕以后，过往的车辆极大地增加，而且当时旁边的城市还没有开始扩建，这里离市区还有一段路，所以

“三小”的生意挺不错。可是村里人有一窝蜂的毛病，恨不得家家都去开“三小”，结果一下子就开了将近30家。这就形成

了恶性竞争，谁也没有多少生意。 

    大约是1986年或者1987年，一个原来的村干部开办了第一家小旅馆。当时主要是接待那些半夜以后才到达这里的外

地司机。他们往往是原来计划连夜赶到城里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时间，恐怕半夜进城找不到住处（当时城里的旅

馆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，服务极差，清规戒律极多，而且半夜肯定关门了）。再加上一路疲劳，所以这样的司机很愿

意在城外先睡上一觉，第二天早上再进城。 

    可是，这样耽误时间的司机毕竟不多，所以当时这家小旅馆的生意也不怎么样。还有几家农民也想挣这份钱，但是

又不想专门为此投资建房，所以就把自己已经开办的“三小”改造一下，放上一两张床，白天卖东西，夜里就在那里接待

过往的司机住宿。还有两家农民盖了新房，也腾出一间来接待司机住宿。不过，当时全都加起来，也没有10家。 

    就在这个时期里，这里出现了卖淫。在笔者所访谈的3个当地男人中，有一个说是本地的妇女首先开始的，而且能够

说出三四个具体的人来。但是笔者最后深入访谈的那个40多岁的当地男人却说，其实那是谣传，只不过因为被点名的那

几个妇女，平时人缘不好，又显得“辣”一些，所以人们喜欢这样猜。 

    据他说，其实是一些司机首先带女人来一起住宿的。这些司机都会多给一些住店钱，接待他们的当地农民当然也就

懒得管闲事。有些司机把女人带到这里以后，自己进城去办事，或者继续跑运输，却把女人留在这里，住着等他。有的

司机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。后来就有那么三五个女人留下来了，在本地的旅馆里或者“三小”里打杂帮忙，挣个吃饭钱。

就是她们首先开始卖淫的。不过，她们往往是外县甚至外省的人，往往有了一点钱就回家了；而且，肯收留她们的本地

人也没几个。当时人们传说，最经常收留她们的，就是原来村干部开办的那个第一家旅馆。 

    1988年以后，路边的小旅馆和接待住宿的“三小”迅速地增加了，达到了40多家。为什么呢？当地人一般都说，是因

为农民也开窍了，也想赚大钱了。可是笔者却认为，其实这是因为旁边的城市在此时大发展了，社会的整个经济体制也

开始大变，所以出现了5个变化，对这里的旅馆业和服务业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 

    首先，市区的物价飞涨，吃住都比这个农村地区贵得多，而且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。其次，市区扩大了，一

过桥就算进入市区。结果，市区的各种各样的繁琐的交通规则、市容管理等等也扩大到江边。运货的卡车和司机在市区

里越来越不方便。第三，公路的交通越来越拥挤，迫使更多的运货卡车只得在夜间行驶，等到达这里的时候，往往已经

是深更半夜或者清晨时分。司机们往往不愿意再接着进城。第四，城市发展了，长途公路运输也日益发达，来自外省甚

至相隔数省的车辆屡见不鲜。这些车辆一般都不愿意在路过的城市里停留。第五，司机们都陆续地普遍实行了工资包干

制，不再需要发票报销，所以越来越可以选择住在这个农村地区和私人小店里。 

    旅馆业发达了，如何招徕更多的客人就成了生死攸关的大问题。这时，肯定会有人想到使用卖淫整个千年的法宝

的。可是，据当地人说，直到1990年之前，这里的卖淫活动其实并不多，而且很隐蔽，也受到村里人的谴责。这又是为

什么呢？ 

 

    3、笔者的分析 



 

   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在这个开发区的地界里，在80年代里所发生的“卖淫”，其实并不是现在官方所说的“暗娼”，而

是民间所说的“乱搞（男女关系）”或者是“招野男人”。 

    那位被称为卖淫“创始人”的××rong，就是最典型的“招野男人”，而不是所谓的“暗娼”。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： 

    暗娼是高度商业化的结果，是一种“一分钱一分货”式的纯粹的交易，所以按照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规

定，暗娼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： 

    首先，她们是以现金进行交易的，而且非现金不可，不能以其它东西或者利益来代替。尽管她们可能赊帐、收支票

或者信用卡，但是其中的“现金”的含义并没有改变。[4] 

    其次，暗娼是以性交次数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来计算价格的。只有一次性交叫做“打炮”，这是一种价格；整天陪伴叫

做“包夜”，是另一种价格；长期租用则叫做“包养”，又有其它的价格。 

    第三，暗娼就象一般商店里的卖主一样，只认价格，不挑客人，不管买主是什么人，都卖。 

    第四，不管暗娼有多么隐蔽，她们总是试图扩大客源。 

    第五，暗娼虽然也会与嫖客产生感情，甚至嫁给嫖客，但是在这之前，在她们在“做生意”的时候，则必须“公事公

办”。尤其是，她们不可能与嫖客结成象一般婚姻那样的、没有金钱往来的、双方共同经济核算的关系。即使在大多数

“包二奶”里，表面上双方在共同生活，但是只有价格才是最根本的，一不付钱，马上散伙。而且双方完全是独立核算，

没有一个嫖客会象丈夫那样把自己的钱“交柜”。 

    可是，××rong的情况与暗娼的这些标准几乎全然不符。 

    在现金交易这一点上，她主要是收取一些实物，主要是贴补自己家，其次才送给别人一些。这说明她确实没有收

钱，否则司机也就没有必要再给她别的东西了。因此，这只能算作收取了经济上的“实惠”。 

    在计量单位上，那个司机给她东西时，很可能并不是按照她招待他的次数来计算的，因为给笔者讲故事的人也强

调，司机虽然经常来，但是并不是总给她东西。否则她家根本放不下。因此，这不象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，倒更象是

由于两人“相好”而给予的“补助”。 

    在对象选择方面，她只跟那一个司机有这样的来往。虽然后来又有别的司机也来她家，但是就连给笔者讲故事的那

两位男人也无法肯定，她是不是也“卖”给后来的那些司机们了。笔者倾向于认为她并没有跟多人发生关系，因为在那个

年代里，所谓“集体淫乱”或者“集体嫖娼”的事情实在是不可能发生。如果真有了，那第一位司机大概也不会跟他继续来

往的。真实情况很可能是：第一位司机把她作为自己的“相好的”介绍给别的司机，让自己的哥们儿在路过时也有个落脚

之处。这倒是符合民间习俗，哪怕在“文革”后期也罢。因此，她并不是真的来者不拒。 

    在扩大客源这一点上，显然她也并没有那样做。 

    在共同经济核算这一点上，她与那位司机的关系更象是东北人说的“拉帮套”[5]，或者是现在北京人说的“傍家儿”

[6]。其中主要是互助的成分，恐怕没有金钱买卖的内容。 

    总而言之，××rong的行为主要是“招野男人”。从笔者所主张的严格定义上来看，这虽然也是一种“性交易”，甚至可

以称为“卖淫”；但是××rong这个人却并肯定不是“暗娼”。 

   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才能理解，为什么在当地出现性产业和红灯区以来，“始作俑者”的××rong却反而一点都不

沾边。就是因为她过去所做的事情，跟现在的“小姐”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共同之处。她可能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卖过淫，更

别提象现在的小姐那样卖淫了。所以，她不仅不可能“重操旧业”，而且可能在心里深深地藐视现在的小姐。这其实也是

人之常情。不信，您如果把现在有情人的人叫做嫖娼卖淫，看他们不跟您急才怪！ 



    本来，在中国普通人的思维和语言里，“乱搞”（北方叫做“搞破鞋”）、“卖淫”（或者叫做“卖×”）、“妓女”（现在官

方叫做“暗娼”）这三个词，始终是各有其义，泾渭分明。“乱搞”说的是与非婚的多人有性关系，并不包含经济交易的内

容。“卖淫”说的仅仅是一种行为。虽然哪怕只有一次也算，但是它并不表明被说的人就把卖淫当作了自己的职业。。只

有“妓女”说的才是一种职业和一种身份，是那些被认为除了卖淫别的什么都不干的女人。 

    也就是说，“乱搞”的女人并不一定“卖淫”；卖淫的女人也不一定就非是“妓女”不可；唯有妓女才是把卖淫当作专门

职业的女人。或者反过来说：只要是妓女，不管她实际上卖不卖，都被认为是专门以卖淫为生的。而对于卖淫，不仅这

种行为不能说成是乱搞，而且卖淫的人即使跟许多人性交，也不过是在“做生意”，而不是在乱搞。至于“破鞋”，那一定

不是按价收钱的。 

    当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也有许多人把这三个词混用。但是人们一听就知道，这往往是发生在骂某个女人的时候。例

如，她明明只是乱搞，却偏要骂她“卖×”或者“是个妓女”。 

    可是，恰恰是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高度“净化”的社会道德，把人们的思想给搞混乱了，把这3个词也给弄糊涂了。尤

其是到了“文革”时期，天下万物、人间百态都被说成不是黑就是白；而且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内部一点点区别都不许

有。结果，人们被训练得不由自主地认为，所有被“净化”的道德所不容的性关系，都是一丘之貉。因此，乱搞、卖淫和

妓女也就被扭成了同一个概念。 

    即使直到现在，在官方的禁娼宣传里，对于暗娼也仍然是恨不得破口大骂，骂得她们狗血喷头；仍然是自己不说也

不允许别人说清楚，“道德败坏”、“卖淫妇女”与“暗娼”这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异同。这样的宣传，实际上仍然是在向人

们灌输着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的简单化的认识方法，仍然是在利用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难得糊涂，而不是调动人们的理智。

因此，当地男人直到现在还认为××rong就是首开卖淫记录的人，甚至就是本地的第一个妓女。 

    在××rong之后，那些80年代里在这里卖淫的妇女们，正处于从乱搞到卖淫再到妓女的发展过程之中。她们一开始可

能仅仅是跟某些司机乱搞。当她们被抛弃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时，她们可能是不得不开始卖淫。可是，由于当时这里还

不具备出现有规模的性产业的客观条件，所以她们即使开始卖淫，也不会长久，往往是有了回家的钱或者另谋出路的

钱，就迅速地离开了。所以，她们离真正的暗娼还有一些距离。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、“喝汤时期” 

 

    所谓“喝汤时期”说的是，在1992年开发区建立的前后，当地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卖淫与暗娼。可是在当时，由

于开发区的房地产业正搞得热火朝天，所以不仅掩盖了暗娼的存在，而且也相对地抑制了性产业的发展。所以可以形容

为“房地产吃肉，性产业喝汤”。 

    据当地人讲，大约在1990年前后，已经有一些外地农村的妹子，专门来这里当旅馆和饭馆里的服务员。她们中间已

经有人实际上主要是卖淫，甚至是专门卖淫了。不过她们的人数并不多，据说也就是10－20个的样子，而且绝对没有现

在这么公开。 

    90年前后时，主要是因为过往车辆迅速增长，这里的小旅馆已经达到20多家了，其它种类的“三小”也已经有30家左

右了。但是最主要的变化并不是数量的增加，而是：1）营业区域已经扩大到长约500米左右；2）全都集中到公路两边的

狭长地带。这样，“路边店”这样一种全新的经营方式就诞生了。 

    所谓“路边店”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集中在公路两边，更是因为它们的基本服务对象不再是本地人或者邻近地区

的居民，而是专门针对公路上过往的车辆与乘客。“路边店”与传统的“集市”是非常不同的事物。集市代表着农村经济，

代表着相对的自给自足与封闭，代表着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”。路边店却代表着工商经济，代表着大范围的流通和

流动，代表着“这个世界真小”。 

    尤其重要的是，集市里会有“乱搞”，却不大可能产生卖淫，而路边店则往往是性产业的温床与基地。在中国最近

2000年来的历史上，一直存在着娼寮和妓院。但是它们基本上是集中在大都市里，州府（相当于现在的专区）一级的城



市里都不多，县城里则更少。这就是因为那时的中小城市其实只不过是集市而已。但是到了晚清，尤其是民国以后，性

产业却在一些相当边远的镇子上安营扎寨，甚至连一些村子里都有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什么人心不古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交

通线修到那里了，而且热闹起来了，路边店有利可图了，也就多起来了。 

    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，也是类似的情况，而且现在正在向全国每一个角落里延伸的，已经是跑汽车的公路了。公

路使得流通与流动加速了十倍百倍。所以，当人们在说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的同时，也请不要忘记了，伴随着公路一起成

长的，首先是路边店；公路上来的第一批客人，也许就是“小姐”们。[7] 

    那么公路为什么必然产生路边店，路边店又为什么很可能不招凤凰却招来“鸡”呢？仅仅从“有需求就有供给”的角度

来说还不够，还应该注意到： 

    1）公路两边是当地农民离得最近的、最节省成本的、最熟悉情况的、最容易拓展业务的经商场地。他们开办路边

店，才是真正的“离土不离乡”。 

    2）并不是公路两边的所有地方都能够这样发展。真正成功的地方不外乎是由于两大原因：或者位于两个行政区的交

界处，形成“两不管” “三不管”的局面；或者是当地的地方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自行其是的地步。 

    3）在中国严厉的禁娼政策之下，性产业里的买卖双方都不得不讲求安全和保密，最好是“今夜说尽知心话，明晨各

自奔东西”。路边店，不就是天天这样演戏的最佳场所吗？ 

    4）路边店本身就是大众化消费的事业，因此里边的性产业也可以提供低价位的服务。这在许多地区，恰恰填补了城

市里高价“三陪”的空白，所以城里人专门去路边店的也并不少见。 

    具体到笔者考察的这个地方来说，90年前后开始出现的真正的暗娼，本来应该一往无前地大发展（尤其是当地直到

6年后才发生了唯一的一次“扫黄”），但是实际上却一直半死不活的。这恰恰是建立开发区所造成的结果。 

    开发区建立之初，就象在全国许多地方一样，不仅是大轰大嗡，而且是大起大落、朝三幕四。 

    最开始，上边雄心勃勃，要把所有的村民都迁走，在剩下来的“一张白纸”上画新图。这股风把绝大多数村民都给刮

晕了。“不识时务”的人企图聚众闹事；“顺应潮流”的人忙着想办法赶快在新地方抢占好地盘；进退维谷的人则是“眼不见

心不烦”，一走了之，跑到外地去打工。最惨的是那些开办了小旅馆、小饭铺、小商店和小卖部的人们。他们做生意也不

是，卖铺子也不是，抛家舍业更不是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还会有几个人去发展什么性产业呢？恐怕连细细想过它所带来

的机会的人都没有了。 

    紧接着，大批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在这里投资盖楼。他们带来了潮水般的民工，可比当年翻修公路的时候多多了。

当地人如梦方醒，赶快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突击开办各种日常生活服务业。现在那庞大的农贸市场，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

的。此外，据说当地人在那时候，就象变魔术一样，纷纷盖起了新房。虽然不能说都是靠偷大工地里的建材，但是既然

在自己的家门口大兴土木，占便宜的办法可就多了。不过，在那个时候，日常生活服务业的兴旺，客观上也就抑制了性

产业的发展。人们“筑巢”的狂热，也多少会抑制他们发展性产业的非分之想。 

    正是由于这两次起落和各种客观机遇的会合，在开发区刚刚建立的前两年，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性产业大发展的良

机的时候，据当地人回忆，恰恰是嫖娼卖淫活动最少的时期。那时，据笔者所访谈的那位店主说，就连过往的司机都提

醒他说：我开车的这一路上，到处都搞起来了，你们这里怎么还是老样子啊？ 

    司机的话当然无足轻重，可是开发区后来的发展却的确把这里原本并不出众的地下性产业，引向了“红灯区”之路。 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、“支柱时期” 

 



    所谓“支柱时期”就是说，自从1994年以来，开发区出现了两大变化，使得性产业相对地凸现出来。到了笔者考察时

的1997年3月，性产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开发区经济活动的支柱。 

    这两大变化，前面已经讲过，第一就是开发区的发展方向被扭转为建设商住区，而且房地产业停滞；第二就是本地

势力的代表终于在开发区的领导层里稳住了阵脚。 

    当然，这个开发区再小，也离不开当时整个华南甚至整个中国的大形势。1994年前后，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发展上了

一个新台阶。表面上来看，是“三陪”与异性按摩的爆发式的增长，实际上最本质的含义则是：过去的分散和零散的嫖娼

卖淫，已经发展成为正规的性产业，又开始向“红灯区”迈进了。[8] 

    那么笔者凭什么断定，这个开发区的性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了呢？笔者在下面会详述一些量化的根据，在这里只想从

感性上指出：整个开发区是一幅百业萧条的景象，唯有路边店地带是热热闹闹、生机勃勃，两者的反差极大。 

    笔者又凭什么断定这里的性产业已经成为“红灯区”了呢？根据就是：在整个路边店地带里，只有性产业和各式各样

的围绕着它而存在的经营活动，其它什么都没有，连所有路边店都应该有的其它服务，这里也没有。没有加油站，没有

修车、洗车的地方，没有停车场，甚至连一家象样的饭馆都没有。一切都在突出着这里唯一的特色：性交易。 

 

[1] 这两个男人讲的故事大同小异。第一个男人是在笔者考察的第三天讲的，是在街头闲聊中。第二个男人是在笔者考
察的后期讲的，是在对他的专门访谈中。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故事基本可信。当然， 

在具体细节上，两个故事有许多地方并不一致。笔者既然无法核实，就把不一致的情节全部删掉。 

[2] 这是两个讲故事的男人自己总结的原因，只不过一个说是上边派人来抓的，一个说是村里人自己抓的。 

[3] 后面那个讲故事的男人，还给笔者指点了××rong现在开的那个铺子。笔者路过时看见她一次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
妇女。身为男人，笔者犹豫再三，终于没敢去直接访谈她。 

[4] 笔者并不同意按照这样的规定来划分是不是卖淫或者暗娼。笔者认为，这是在开脱上层人物的“以实惠换性”和
“以权力换性”。这种规定，实际上使得“傍大款”、“养小蜜”、“包二奶”和 

“以权易色”、“以色易权”统统都合法化了。禁娼再严厉，也不会触动这些上层狗男女的一根毫毛，反而会掩盖社会
的真相。笔者认为，应该使用“买卖淫”和“性交易”这样的定义，而且 

如果非禁不可的话，要么全部，要么全不。 

[5] 在东北，一匹马驾辕往往不够，需要再有一匹马在旁边帮助拉车。这匹马就叫做“拉帮套的”。人们用它来指称这
样一种过去常见的现象：丈夫由于种种原因，无力支撑家庭经济，妻子再找一个男人来帮助自己养家糊口。这两人很可
能有性关系，但是外来的那个男人不可以搞“第三者插足”，更不可以破坏原有的家庭与亲属关系。这种关系常常是长
期的，而且一般人都宽容他们三个人。 

[6] 这个词也可能是“傍肩儿”。它是北京人的老词，过去一直流传在社会的底层。到1990年前后，可能是由于全社会
都在世俗化和“俗化”，所以开始爆发式地流行起来。它原来的含义与“拉帮套” 

差不多，但是在90年前后的含义里，经济帮助的意思已经很少，更多地是指感情内容，很类似“（婚外）情人”。它突
出强调的是不破坏原有的婚姻家庭，反而“相得益彰”。这个新词直接反对80年 

代里的“第三者插足”一词。它是社会态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。 

[7] 笔者曾经先后考察过山东、河北、广西、安徽、海南等省的11个县里的新兴的路边店集中区。它们或多或少都存在
着这种情况，因此笔者有把握做出这样的论断。只不过与本书所写的社区相比， 

它们的情况还不够典型，所以暂且不叙述了。 

[8] 许多官方人员至今也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，仍然在使用嫖娼卖淫这样的术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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